[為美動心，為愛發聲：現代詩個人組詩作]

《第一輪選詩：甲類》 ／陳黎 譯
●聶魯達（Neruda）：疑問集 
如果我死了卻不知情
我會向誰問時間？

如果所有的黃色都用盡
我們用什麼做麵包？

告訴我玫瑰當真赤身裸體
還是它就是這種穿著？
Si he muerto y no me hé dado cuenta 

A quién le pregunto la hora? 

Se se termina el amarillo 

Com qué vamos a hacer el pan? 

Dime, la rosa está desnuda 

O sólo tiene ese vestido? 
（西班牙文原詩，供參考）
●帕斯（Paz）：互補
在我的體內你找尋山陵，

找尋埋葬於樹林中的它的太陽。

在你的體內我尋找

遺失在夜半的船隻。
En mi cuerpo tú buscas al monte,

a su sol enterrado en el bosque.

En tu cuerpo yo busco la barca

en mitad de la noche perdida.
（西班牙文原詩，供參考）
●黃真伊：時調一首
我要把這漫長冬至夜的三更剪下，

輕輕捲起來放在溫香如春風的被下，

等到我愛人回來那夜一寸寸將它攤開。
동짓달 기나긴 밤을 한 허리를 버혀 내어 

춘풍 니불 아래 서리서리 넣었다가 

어론님 오신 날 밤이어든 굽이굽이 펴리라
（韓文原詩，供參考）
●黃真伊：時調一首
青山裡的碧溪水啊不要誇耀你的輕快，

一旦流到滄海你將永遠無法再回來，

明月滿空山何不留在這兒與我歇息片刻。

청산리 벽계수야 수이감을 자랑마라 

일도창하면 돌아오기 어려우니 

명월이 만공산하니 쉬어간들 어떠리
（韓文原詩，供參考）
《第一輪選詩：乙類》／陳黎 譯
莎士比亞（Shakespeare, 1564-1616）
●十四行詩第18首
我該把你比擬做夏天嗎？

你比夏天更可愛，更溫婉：

狂風會把五月的嬌蕊吹落，

夏天出租的期限又太短暫：

有時天上的眼睛照得太熱，

他金色的面容常常變陰暗； 

一切美的事物總不免凋敗，

被機緣或自然的代謝摧殘：

但你永恆的夏天不會褪色，

不會失去你所擁有的美善，

死神亦不能誇說你徘徊其陰影，

當你隨永恆詩行與時間同久長：

  只要人們能呼吸或眼睛看得清，

  此詩將永存，並且給予你生命。 
葉慈（Yeats, 1865-1939）
●當你年老 
當你年老，灰白，睡意正濃， 

在火爐邊打盹，取下這本書， 

慢慢閱讀，夢見你眼中一度

發出之柔光，以及深深暗影；

多少人愛你愉悅丰采的時光，

愛你的美，以或真或假之情， 

祇一個人愛你朝聖者的心靈， 

愛你變化的容顏蘊藏的憂傷；

並且俯身紅光閃閃的欄柵邊， 

帶點哀傷，喃喃低語，愛怎樣

逃逸，逡巡於頭頂的高山上 

且將他的臉隱匿於群星之間。
魏爾崙（Verlaine，1844-1896）
●綠
這兒是果實、花朵、樹葉和樹枝，
還有我的這顆心，它只為你跳動。
不要用你白皙的雙手將它撕裂，
願這謙卑的禮物獲你美目哂納。
我來了，身上仍沾滿露珠，
晨風使它在我額上結霜，
請容許我的疲憊在你腳下歇息，
讓夢中美好時刻帶給它安寧。
在你年輕的胸口讓我枕放我的頭
我的腦中仍迴響著你最後的吻；
在美好的風暴後願它平靜，
既然你歇息了，我也將小睡片刻。
米華殊（Milosz, 1911-2004）
●相逢
黎明時我們乘著馬車穿過冰封的田野。
一隻紅翅膀在黑暗中升起。
而突然一隻野兔從路上跑過。
我們中有一人用手指著它。
那已經很久了。今天他們都已不在世間，
那隻野兔，或者那比手的人。

噢，親愛的，它們何在，它們去向何方，
那手的一閃，那行動的飛馳，那卵石的沙沙聲。
我詢問，並非出自悲傷，而是感到驚奇。
陳黎（1954- ）
●星巴克十三行
山的風景，海的況味，開展於

早晨星巴克一杯焦糖瑪奇朵

七星潭海邊夜間失聯的星星

變成星八顆，浮起於咖啡頂端

奶泡裡。島嶼中央山脈最熟悉的

一張小山臉，晨妻般繫著焦糖色

花頭巾，依約來到杯中幽會

瑪奇朵是標誌，標誌白色筆記

頁上小確幸的花絮。走兩分鐘

路，到家門前五十公尺處咖啡店

窗邊，找一張感覺在家的桌子

坐下，以小測大，度量家鄉的

山高，海藍，雨量，溫度……
葉汐帆（Rachid Lamarti）
●名字
名字不重要。而他的名字是最不
重要的那一個。他帶著他無關緊
要的名字，從宛若大樹一般伸展
的梯，挑了捷徑往陽台走。他脫
了鞋子。脫了鞋子的他，對他毫
無重要性的名字感到得意。他大
聲呼嘯著他的名字。無人來。無
人回應。無人以其名取名。在他
宇宙似的鞋裡，冒湧出蝸牛、幸
運草及水窪。
El nombre es irrelevante. Es el suyo el más irrelev
ante de los nombres. Sube con su nombre irrelevante 
a la azotea por el camino corto: la escalera arborescente.
Se descalza. Descalzo se complace con la irrelevancia de
su nombre. A gritos se llama por su nombre. No acude 
nadie. No responde nadie. No nombra a nadie con su 
nombre. Dentro de sus zapatos planetarios han brotado caracoles, tréboles y albercas.
（西班牙文原詩，供參考）
《第二輪選詩》

紀弦（1913-2013）
●你的名字
用了世界上最輕最輕的聲音，

輕輕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。

寫你的名字，

畫你的名字，

而夢見的是你的發光的名字：

如日，如星，你的名字。

如燈，如鑽石，你的名字。

如繽紛的火花，如閃電，你的名字。

如原始森林的燃燒，你的名字。

刻你的名字！

刻你的名字在樹上。

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樹上。

當這植物長成了參天的古木時，

啊啊，多好，多好，

你的名字也大起來。

大起來了，你的名字。

亮起來了，你的名字。

於是，輕輕輕輕輕輕地呼喚你的名字。
袁水拍（1916-1982）

●咬的秩序
皇帝咬大臣，大臣咬百姓；

一品咬二品，二品咬三品；

特任咬簡任，簡任咬薦任；

老板咬伙計，伙計咬練習生；

大房東咬二房東，

二房東咬王先生，

王先生回家咬老婆，

老婆把小孩打一頓；

他咬你一口，咬得血淋淋，

你咬我一口，痛得我發昏；

我咬他一口，讓他去喊救命；

咬不著的，請咬自己的頭頸。

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平

四維八德，美國聖經，

那怕上帝的老子簽字蓋章證明，

都比不上我這個咬的秩序真！

商禽（1930-2010）
●穿牆貓
自從她離去之後便來了這隻貓，在我的住處進出自如，門窗乃至牆壁都擋牠不住。

她在的時候，我們的生活曾令鐵門窗外的雀鳥羨慕，她照顧我的一切，包括停電的晚上為我捧來一鈎新月（她相信寫詩用不著太多的照明），燠熱的夏夜她站在身旁散發冷氣。
錯在我不該和她討論關於幸福的事。那天，一反平時的吶吶，我說：「幸福，乃是人們未曾得到的那一半。」次晨，她就不辭而別。

她不是那種用唇膏在妝鏡上題字的女子，她也不用筆，她用手指用她長長尖尖的指甲在壁紙上深深的寫道：今後，我便成為你的幸福，而你也是我的。

自從這隻貓在我的住處出入自如以來，我還未曾真正的見過牠，牠總是，夜半來，天明去。
洛夫（1928-）
●寄鞋
間關千里

寄給你一雙布鞋

一封

無字的信

積了四十多年的話

想說無從說

只好一句句

密密縫在鞋底

　

這些話我偷偷藏了很久

有幾句藏在井邊

有幾句藏在廚房

有幾句藏在枕頭下

有幾句藏在午夜明滅不定的燈火裡

有的風乾了

有的生霉了

有的掉了牙齒

有的長出了青苔

現在一一收集起來

密密縫在鞋底

　

鞋子也許嫌小一些

我是以心裁量，以童年

以五更的夢裁量

合不合腳是另一回事

請千萬別棄之

若敝屣

四十多年的思念

四十多年的孤寂

全都縫在鞋底
敻虹（1940- ）
●媽媽
當我認識你，我十歲 

你三十五，你是團團臉的媽媽 

你的愛是滿滿的一盆洗澡水 

暖暖的，幾乎把我浮起來 

但是有一度 

你把慈愛 

關了，又旋緊 

也許你想，孩子長大了，不必再愛 

也許，根本沒有災難 

也許媽媽無心的差錯 

是我的最災難 

等我把病病好 

我三十五 

你剛好六十 

又看到你，團團臉的媽媽

好像一世，只是兩照面 

你在一端給 

我在一端取 

這回你是流泉，我是池塘 

你是落淚的流泉 

我是幽靜的池塘
吳岱穎（1976- ）
●七星潭
謠傳多年前曾肆虐的海嘯困擾著年輕的詩人

「該不會是因為誰把星星傾倒在這裡吧」

他到處詢問，作著不擅長的考證

用半個世紀的生命追溯這片土地的身世

他被數字困擾：「為什麼一定是七顆呢？」

夜裡輾轉反側，想像一則遙遠的神話

天頂的大神把燦爛的星辰沉入海底

任誰看了都要稱讚這是一片光輝的海岸

放上緩丘，放上岬角

放上多石礫的沙灘和防風林

在那本大書裡祂細細佈置

在鮮明的夢裡他反覆思索

關於意象的種種可能，他思索

而忽然就驚覺這應該是詩

匆匆起身書寫，抬頭遠望

銀白的秋天已鋪滿了整片海洋
辛波絲卡（Wisława Szymborska, 1923-）
●紀念 ／陳黎 譯　
他們在榛樹叢中做愛

在一顆顆露珠的小太陽下，

他們的髮上沾滿

木屑碎枝草葉。 

燕子的心啊

憐憫他們吧。 

他們在湖邊跪下，

撥掉髮間的泥和葉，

魚群游到水邊，

銀河般閃閃發光。 

燕子的心啊

憐憫他們吧。 

霧氣從粼粼水波間

倒映的群樹升起。

噢燕子，讓此記憶

永遠銘刻。 

噢燕子，雲朵聚成的荊棘，

大氣之錨，

改良版的伊卡魯斯，

著燕尾服的聖母升天， 

噢燕子，書法家，

不受時間限制的秒針，

早期的鳥類哥德式建築，

天際的一隻斜眼， 

噢燕子，帶刺的沉默，

充滿喜悅的喪章，

戀人們頭上的光環，

憐憫他們吧。
羅任玲（1963- ）
●雨鹿  
彷彿那是

世界的本質

你靜靜嚼著

鴉片。橄欖枝。

三千萬個方生方死。

雨丟在光禿的掌心裡

長成一棵

漆黑的夢中樹

用絲線連接。明天

無數的菌子蟲子和鴿子

就飛起來了

在斷斷烈烈的雨絲裡

火燄裡

而你只是嚼著

快樂的葉子

漫天起舞隨地腐朽

像最甜的大海最

鹹的水滴

你只是嚼著

一棵生命樹

以我無法命名的步伐

覆蓋眼睫

啊那橄欖之舟

承載夢中的荊棘

在天色行將昏昧的此刻

泛出了美的光澤

註：記奈良滂沱大雨中遇見的一隻梅花鹿。

